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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书家，从同样的《龙门二十

品》当中，汲取了各自所需的养分，最

终铸就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书法

作为艺术，作者气质是决定它的风格的

基本气息，审美意识是它的形式美创造

基因，而由历史相沿的形式技巧表现手

法，则是它的实体构成因子。”《龙门

二十品》给予当代书法艺术家的启示是

多方面的，其阳刚大气之美是学书者用

笔靡弱的良药，天真烂漫之姿态是书家

书法创作灵感的源泉，“尚武”精神之

表现是中华民族振奋的决心……

杨斯捷  吴卫

正是由于一批中国的雕塑艺术家们

在西方雕塑艺术方法和新艺术思想理念

的影响下，通过对比、融合不断地发展

和突破，将中国传统雕塑的文化优势充

分地发挥了出来，才有了今天独具中国

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信息的当代雕塑艺

术和百花齐放的发展局面，这其中周轻

鼎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英]约翰·罗斯金

译者：石琪琪 毕延英

在 繁 荣 阶 段 ， 无 论 是 贸 易 还 是 艺

术，操作工还是艺术家，从任何意义来

说，其尊严都来自物有所值和等价的劳

资关系。19世纪，人们也许可以因为在

产品上的掺假和工业懈怠方面获得经济

上的自豪。但他至少应该用古代艺术家

的荣誉准则来指导艺术学院的学生，即

不要让任何一件作品离开他的双手，除

非它已经不能继续通过勤奋来提升，或

者通过思考进一步完善。他的名声应该

用古代艺术家的荣誉感来决定，应该建

立在他们所付出的东西上，而不是他们

得到的东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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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龙门二十品》代表了北魏时期书法艺

术的独特风格，清代金石学家称之为“魏碑体”“魏

体”，也有人称为“龙门体”，它们是魏碑中“斜画

紧结”一路书风的典型代表，其对后世学书者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于右任、李叔同、孙伯翔等现当代碑学

大家，无不对其顶礼膜拜，并通过心追手摹，在《龙

门二十品》的影响下，几位大家既有共性的追求，又

有个性的表现，最终都铸就了自己的鲜明风格，在中

国书法史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关键词：龙门二十品，碑学，艺术风格

Abstract: "Twenty Products of Longmen" represents the unique style of calligraphy 

art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stone scholars called it "Wei tablet 

style", "Wei body", also known as "Longmen body". They are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blique painting tight knot" in the Wei tablet, which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ater scholars. Yu Youren, Li Shutong, Sun Boxiang and othe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teles all prostrate themselves in worship, and copy the works.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longmen 20 products, some masters have both common pursuit,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eventually forming their own distinct sty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building a magnificent cultural landscape.

Keywords: Longmen twenty products, stele science, artistic style

现当代龙门碑学大家比较研究——以于右任、李叔同、孙伯翔为例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ongmen Stele Tablet Comparative Study

邹国力　刘春梅　　Zou Guoli  Liu Chunmei

生认为在当代书坛中，师习北碑成就最高的

人则首推孙伯翔先生。书家李义兴先生认为

孙伯翔先生的书法创作在沉厚、质朴的魏碑

书法中融入了帖的流动与碗畅。书家许洪国

认为孙伯翔先生的艺术语言的基础就是北

碑。书家吕书庆认为孙伯翔对碑体书法挖掘

深厚，常人望尘莫及。刘正成评价孙伯翔是

当代书坛的一个代表性书家。综上所述在当

代书法艺术的发展上孙伯翔是碑学大家的代

表，学者们都对其书法给予较高的评价，故

本文在当代碑学书家中选取孙伯翔作为研究

对象。

于右任、李叔同、孙伯翔等现当代书法

大家的书风、个性、思想等对中国碑学书法

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学术界对于右任、李

叔同、孙伯翔的个案研究有着丰富的成果，

重点探讨了三位碑学大家的创作成就、技法

特征、书法思想、审美取向、流派风格、个

性特征以及对后世影响等方面。但从《龙门

二十品》影响下的角度来看，仍有许多问题

值得探讨。

沙孟海先生把北碑大致分为“斜画紧

结”与“平画宽结”两个类型，《龙门二十

品》无疑是“斜画紧结”一路的典型代表，

它集中表现了洛阳龙门造像记卓越的艺术

成就。它一方面上承汉隶笔法，同时又下启

唐、宋书风，换言之，《龙门二十品》既具

有隶书遗韵，又孕育着楷书的成熟，起到承

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所以在中国书法史上有

着其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在清代中叶以后，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碑学倡导者们，更是对其

推崇备至。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对碑

有“十美”之评价：“一曰魄力雄强，二曰

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

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

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

血肉丰美。”［10］在此背景下，《龙门二十

品》作为北碑的代表，对现当代书法艺术的

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于右任、李

叔同、孙伯翔等现当代书法大家正是在《龙

门二十品》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甚为

独特的艺术风格，铸造出异常精彩的艺术世

界。他们在对《龙门二十品》的深湛学习、

借鉴、揣摩和领悟过程中，各有侧重，妙笔

生花，十分坚定地走出了个性鲜明、意义非

凡的艺术之路，并对后世习书者提供了宝贵

的学书经验。

二、于右任善取龙门之神

神，在《说文解字》中的本义为“天

神”，故而引出万物，所以天地万物的创造

者与主宰者统称为“神”，后来将圣贤和所

崇拜的人死后的精灵亦称为“神”，最后引

申为人的“精气”，甚而物也具有“神”，

所以神往往与精并称为“精神”，进而引申

为事物的“精气神”，其引申意义虽是形而

上的抽象概念却往往呈现于事物表面，并能

给人以直观的心理感受。换言之，神就是形

的升华，故《吕氏春秋·尽数》中所说“精

神安乎形”。而“形神兼备”往往是评论书

法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条件，而古代书论中

往往先重“神”而后论“质”。《龙门二十

品》的艺术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就书法

研习而言，或取其形，或追其神，但凡极高

明者，往往先效其形，在形之准确问题基本

解决之后，很快便将注意力倾注于精神的追

摩，这样往往能让观者直观感受到其作品中

关于《龙门二十品》的精神焕发。所以，于

右任之于《龙门二十品》的取法，正可谓如

此之高明者。

据王复忱先生回忆，1946年，他和几

位朋友于南京拜访于右任先生。先生一时兴

起，咏诗一首曰：“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

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由此可

见，于右任甚至在习字时落泪，如果只是临

习书法，定不可能激动到“夜夜泪湿枕”。

如此情形，正是于老从临碑中想到民族复兴

之艰难，国运再造之坎坷，这也是汉代杨雄

“书为心画”说的证明，说明了书法创作

与书家思想感情与精神品格之间的联系。

在中国人民那段屈辱的近现代史中，孙中

山先生曾言，民族复兴之路需要一种“尚

武”精神，而《龙门二十品》那种方俊雄

浑、斩钉截铁的气势，无疑是当时中国人

民在民族复兴道路上最需要的力量。由此

可见，于先生临碑习字之时，将这种“尚

武”精神融于书法中，对《龙门二十品》

等魏碑作品情之笃厚。

于右任先生幼时家贫，不济笔墨，热

爱书法的他便在房门旁筑起一个砖台，于顶

端置一大砖，墙上挂上一个内盛稀泥浆的铁

桶，每日出入门房，先生就用自己扎制的毛

笔蘸上泥浆在方砖上习字，如此日复一日，

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间练就了于右任

的腕力，他之所以后来能做到运笔如刀、下

笔千钧、意到劲到、劲到笔到，这和其早期

的精研苦练是分不开的。于右任大概从29岁

时开始研习北碑。此阶段，于右任对于何绍

基书法亦有较多关注，基本倾情于何氏在北

碑方面的表现。特别对何绍基一生临摹《张

黑女墓志》多遍尤为赞赏和佩服。为了亲自

深刻感受《张黑女墓志》的精彩，于右任曾

临何氏所藏《张黑女墓志》，其笔下的模仿

字幅，可谓神形兼备。

从于右任本人对于北碑书法的认识理

解看，他并不满足于对《张黑女墓志》精雅

一路风格的接受。在此基础上，他似乎对豪

迈开张、磅礴大气一路更感兴趣。这和他生

来豪气、大气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于是，

他继而临写《龙门二十品》及《石门铭》。

68岁时，还与好书者座谈《龙门二十品》和

《石门铭》二者兼习之理［11］，可见他对二

碑帖研究之深。

在于右任所处的时代，人们所需要的

正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尚武”精神。而

《龙门二十品》笔法爽辣，造型奇崛，整体

方峻雄强。这样的艺术特点，也恰好契合了

当时时代所需要的精神。于右任先生学习龙

门书法，其所书如《持身力行五言联》《树

德立节五言联》《说剑琢玉五言联》等用笔

浑脱宕逸，纵横挥洒，正如他自己所言“起

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12］

作书时为了加强金石气之表现，便加大运笔

力度，并在结体上造就宽博中寓险峻的视觉

效果，使作品整体呈现出大气磅礴之势。于

右任先生以此来抵制“侧姿求媚，苟合取

宠”的书风，最终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代表于右任先生书法最高成就的书体

中除了晚年的草书外，当属其魏碑体行楷

书，而这类书风的书法作品是最能直观体现

其取法《龙门二十品》的典型例证。以其

《云鹤飞鸿五言联》为例，整体雄浑大气。

先就单字用笔而言，每根线条厚重刚强，浑

厚无比，这便是来源于《始平公造像记》那

雄强的用笔。特别是“奇”字，那一钩有千

钧之力并向左上方挑出，正如“劲弩筋节”

一般。于老此书笔画起收处，变方为圆，而

行笔过程却与《始平公》那种犹如金刚杵般

的线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再就其结体方面

来看，于老此书中“有”“奇”“翼”三字

中，那一长横如“千里阵云，实有其形”

之势，这便营造了一种左低右高的奇崛之

一、引言

《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书体的翘楚，在

清代末期拓本流传较多，书家学者对其趋之

若鹜。受其影响的现当代碑学大家中，当推

于右任、李叔同、孙伯翔三位大家。三位碑

学大家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极高的成就，也有

各自的艺术特色。于右任的书法在所有论家

的笔下都是碑帖融合的形象，最具个性的是

融碑铸草，这样不仅表现出碑学书法的雄浑

也同时具有帖学书法的韵致。李叔同是中国

近代书法史上的传奇人物之一，其晚年的弘

一体独具个性，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奇葩。孙

伯翔作为当代碑派书家代表人物之一，其书

法取法一直植根于北碑，并将北碑笔法发展

到极致，作品整体表现出刚柔并济和质朴奇

险的个人风貌。三位书家可以说都对《龙门

二十品》情有独钟，并通过自身对于取法对

象的不同理解，最终造就了他们独特的艺术

风格，故本文以于右任、李叔同、孙伯翔三

位碑学大家为研究对象。

目前学术界对于右任、李叔同、张伯

翔三位碑学大家的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从学

界对于右任碑学研究成果来看，许多研究者

都认为于右任先生的碑学影响了行草书的

艺术风格。由学者钟明善所编撰的《于右任

书法艺术管窥》［1］《于右任书法全集（卷

六）》［2］分析于右任的书法艺术旅程，整理

于右任的书法作品。学术期刊《中国书法》

曾对于右任进行了专题研究《为万世开太

平——于右任书法作品展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纪要》，对于右任先生的书学思想、艺术风

格等多方面整理，这之中较多专家学者都谈

到于右任先生碑帖融合的书法风格。还有书

家崔世广的《于右任碑体行书新探》［3］一文

谈到于右任的碑学背景中于右任先生提倡魏

碑，认为魏碑有尚武精神，喜欢粗犷豪放甚

至有几分野气的魏碑书法。西南大学书法研

究所所长王书锋的《以碑入草 碑学新境——

于右任〈标准草书〉品评与再认识》［4］认为

于右任草书的意义在于第一个将魏碑和草书

融会贯通，为碑学书法的发展和多元结合开

创出一个新境界。虽较少列举研究学者对于

右任书法的评价，但现当代的碑学大家中于

右任书法地位的确立毋庸置疑。

学术界对于李叔同的研究，较多关于

其书法与佛教思想，这些研究内容中也都有

谈到李叔同与学碑的背景。大儒家马一浮先

生，曾评价李叔同的书法：“得力于张猛龙

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

书家当为逸品。”施正峰在《弘一法师在闽

南—纪念大师逝世七十周年》［5］一文中分

析李叔同在闽南指导青年学书。周延的《弘

一书法研究》［6］认为李叔同先生在年轻时

学碑，在中年时变为碑体融合的书风。学者

方爱龙《弘一书风分期问题再探讨》［7］将

李叔同书法分为两个阶段，且将前一段分为

四个时期进行探讨书法变化。刘恒《李叔同

的书法艺术》［8］一文中阐述了清末大力倡

导碑学的大背景，李叔同的碑学理念。还有

一些专家学者从碑帖相融等方面论述李叔同

的书法美学。在碑学这一方面李叔同的书法

艺术当有一席之地。

孙伯翔先生在碑派书法这个领域中广

泛涉猎。在《中国书法》学术期刊中刊登了

《孙伯翔与北魏书风——孙伯翔书法创作座

谈会纪要》［9］，该文记载了多位学者对孙

伯翔的书法评价，其中中国学术委员会秘书

长张荣庆认为当代写碑好的书家中孙伯翔先

生算得上代表人物。书法家梅墨生认为孙先

生书法根抵在北碑，以碑为骨、以帖为肉、

碑帖结合延续清代书法主流的脉络。书法家

吴鸿清认为坎坷的生活和书法长时期的冷

清，客观为孙先生寂寞研习北碑书法创造了

条件。刘恒认为孙伯翔追求的书风是在传统

书法模式中做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分析孙

先生的作品认为其把北碑中那种凝重、厚重

和有力的感觉引入行书的创作中，在线条质

感上拓展了行书的表现力。书法家周祥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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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远”字那一长捺如“崩浪奔雷”，

继 而 抑 左 放 右 ， 极 尽 舒 展 奔 放 之 能 事 。

“鹤”“鸿”二字诸点如“高峰坠石”。真

可谓“磕磕然实如崩也。”作品整体呈现出

奇崛浪漫之势，这便与《杨大眼造像记》中

的结体和章法有相似之处。于先生此类作品

的共同特点是，体势为方，用笔为圆，笔画

雄浑有力，结体奇崛多姿，将龙门二十品方

雄的精髓灌注于其中。

于右任先生不仅仅简单致力于《龙门

二十品》结体与用笔的研习，更有效汲取了

《龙门二十品》中那种刚毅强健的尚武精

神，并化于其草书创作之中。

于右任一生送字送得最多的时候，要

算1948年同李宗仁、孙科、程潜竞选副总

统时。与这些财大气粗的竞争对手相比，当

时于右任穷得几乎只剩一支笔了，但他却扬

言要给这些代表们送“条子”。于右任果真

没有食言，他真的给代表们送了“条子”，

不过不是金条，而是纸条。选举前，于右任

花了一周时间，写了两千多幅“为万世开太

平”的条幅，宋儒张载的那句“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的名言是于右任一辈子最喜欢写的箴

言，这也是他的理想［13］。观其“为万世开

太平”条幅草书创作，可以感受到其中开

张大气的线条表现形式来自《始平公造像

记》，而浪漫古朴的结体支撑是来源于《杨

大眼》《孙秋生》等龙门造像记。于先生也

因此一反传统的草书表现形式，晚年在其草

书作品中将龙门之神融于其中，进而形成了

大气磅礴又流动雄浑的草书，这与中国历史

上的其他草书相比显得独具特色。纵观其草

书作品，线条如巨龙腾空飞舞，整体气象浑

穆，开张大气，故作品浑然天成。于右任在

《龙门二十品》的影响下取其神，终获“草

圣”称号。

三、李叔同（弘一法师）智融龙门之魂

魂 ， 在 《 说 文 解 字 》 里 释 为 “ 阳 气

也”［14］，泛指人和事物的精气，但是此处

的“魂”与上文所提到的“神”具有明显的

区别，这种区别最为通俗的理解就是“神”

具有直观视觉和心理上的感受，使人一眼便

能感受到其“精神焕发”，而“魂”往往是

隐遁藏形，只能靠观者的心境去体验其内在

的审美观照，往往形容人或物内在的意念，

用眼与用心成为“神”与“魂”区别的媒

介。直白地讲，于右任与李叔同的书法比较

可以明显感受到于书外在的龙门“碑气”，

而李书不能，只能通过细品分析才能感受到

其内在的龙门“碑气”，所以这就是两者

对于龙门取法的“神”与“魂”的本质区

别。古人有灵魂不死观，故言“人死而魂不

灭”，它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不但人具

有魂，事物也具有魂，特别是一件好的艺术

作品更该具有魂。不妨找一个魂的近义词来

解释这个极具抽象的东西，那就是气韵。谢

赫在其著名的“六法论”中将“气韵生动”

置于首位，可见灵魂与气韵是一件艺术作品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龙门二十品》中那种

正大刚强的气韵便是《龙门二十品》的灵

魂。然而魂和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的

联系是二者皆为形而上的东西，不能强行分

开，区别是灵魂中的气韵却要结合时代背

景、用笔方法、结体经营、章法布白、情感

表达等多方面因素去用心感悟。一个优秀的

书家晚年往往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观者

如果不对其作品深入进行研究是很难从作品

上直观地看出书家书风的继承和来源，然而

那种迎面而来的气韵却叫人似曾相识，使得

作品极具灵魂与情感的表达，弘一法师晚年

达到化境的“弘一体”便是其中一例。

中国书法史上，清末民初正值碑学大兴

之际。身处这个时代的李叔同，无疑受到当

时所盛行的碑学书风的影响。从他的学书历

程来看，他在出家之前，曾大量吸收中国传

统书法的养分。篆书习《石鼓文》，楷书主

要得力于北碑，圆笔以《石门铭》为主，方

笔以《张猛龙碑》及洛阳龙门造像记为主，

其中在洛阳龙门造像记中，又以《始平公造

像记》为主。

在弘一法师所临《始平公造像记》中，

可以看到其临帖用功之勤。《始平公造像

记》素有“龙门二十品中第一真品”之称，

它一反南朝相对靡弱的书风，开创北碑方笔

书风的典型，以阳刚之美流传后世。费声骞

先生曾评《始平公造像记》曰：“书法具风

骨神气，端谨庄重中又有宽博飘逸之趣。近

代书写榜书大字的北魏体书家，大多取法于

此。”弘一法师惯用羊毫笔，羊毫的爽健程

度自然是无法与刻刀相比的，原碑中那些呈

三角形的点画是由刻刀镌刻而来，故棱角分

明，金石气味愈发浓厚。因此，弘一法师临

《始平公造像记》中所书写点画没有原碑那

样棱角分明。弘一大师所临之《始平公造像

记》，虽然刀味没有原碑那样明显，但不管

从结体或是用笔上看，都是一丝不苟的，

从最大程度上接近原碑，整体庄重雄厚的风

貌丝毫没有减弱。一笔一画，一招一式都从

原碑中来，显得更加自然，没有矫揉造作之

感，神形兼备，正是这样扎实的基本功，才

为之后其晚年“弘一体”的确立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弘 一 法 师 的 学 书 历 程 可 以 分 为 三 个

时期［15］。但是不管是哪个时期，在其作

品当中，观赏者都能看到其明显受《龙门

二十品》的影响。第一时期，临古积淀期

（1918—1929）。其1918年所书《南无

阿弥陀佛》条幅中，可以看到《张猛龙碑》

和《龙门二十品》的结合，结体上有《张猛

龙碑》的险峻奇崛的气势，用笔上有《始

平公造像记》方峻阳刚的特点，整体方峻

雄浑，气象浑穆。第二时期，转化过渡期

（1930—1932）。这一时期字形较方，且

中侧互用。在其所书作品《佛》及《华严经

普贤行愿品讃偈》中则可以看出笔画较之前

1.  于右任，《为万世开太平》书法，图片来源：于媛：《于右任书联集锦》，西安：世界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2. 于右任，《云鹤飞鸿五言联》，书法，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

3. 李叔同，《临始平公造像记》，书法，图片来源：《中国书画典库 第16函第92卷-清李叔同（弘一大师）》，第80页

4. 李叔同，《佛》，书法，图片来源：董宏伟：《李叔同精品集》，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27页

5. 李叔同，《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讃偈》，书法，图片来源：《中国书画典库 第16函第92卷-清：李叔同（弘一大师）》，第85页

6. 李叔同，《华严经集句五言联》，书法，图片来源：《中国书画典库 第16函第92卷-清李叔同（弘一大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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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显得醇厚，结体加长，方笔极强，用笔却

还是《始平公造像记》之笔法，只是由于出

家过后没有之前棱角分明之感，继而将《始

平公》刚劲雄浑之笔画变得更加纯粹，在此

基础上更多了一份醇厚，这一时期可视为其

向最后形成晚年“弘一体”的过渡时期。

第三时期，“弘一体”形成期（1932—

1943）。如果观赏者从开始就直接欣赏其

晚年的“弘一体”书法，也许很难看出他是

一位碑学大家。原因很简单，碑的特点整体

呈挺拔峻秀之茂，和其晚年“弘一体”醇和

肃穆之貌相比，可以说是相去甚远。弘一法

师晚年皈依之后便不以逞艺术之才为能，

而是潜心修行佛法，这就如沙孟海先生所

言学习书法还应该重视“字外功夫”的修

炼 ， 所 以 弘 一 法 师 晚 年 的 书 法 亦 受 此 影

响，用笔起收处的棱角全被磨平，以圆笔

为主。且弘一大师晚年作书常以羊毫笔为

之，羊毫质软，很难表现出笔画的方俊雄

强，从书写工具这点来看更和书写魏碑不

相称。但是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弘一

大师晚年所书“弘一体”每根线条犹如力

士举拳一样，力藏书内，绵里裹铁，浑厚

无比。要想达到此种境界，非有《始平公

造像记》作其线条支撑不可。

所 以 就 其 笔 法 而 言 ， 可 以 说 如 果 把

《始平公造像记》起笔收笔之处的凌厉出

锋变得醇厚，折笔处的方变为圆，就可以

形成晚年“弘一体”的线条。再从结体方

面 看 ， 虽 然 在 外 表 上 “ 弘 一 体 ” 显 得 醇

厚，但是结体上却是奇崛的，纵观“弘一

体”的结体或左低右高，或抑左扬右，或

外紧内松，或参差错落，极具天真烂漫之

感。这便是取法于龙门其余诸品奇崛多姿

的结体风貌。对于弘一法师晚年的书法，

弟子丰子恺曾评价说：“脱胎换骨，自成

一家，轻描淡写，绝无烟火气。”刘质平

说 ： “ 晚 年 已 臻 超 然 境 界 ， 绝 无 尘 俗 之

气，宜乎鉴赏者之倾倒也。”［16］李叔同

评八大山人晚年作品时说“平淡无奇，浑

若天成，无丝毫修饰，静穆单纯”［17］，

这 用 在 他 自 己 身 上 不 也 很 合 适 吗 ？ 所 以

说，如果没有《龙门二十品》的支撑，弘

一法师晚年的“弘一体”是不可能形成的。

总体而言，弘一法师的书法作品，神敛

锋藏，一笔不苟，给人一种浑金璞玉且绝无

烟火气息般的感觉，使人观之，鄙吝皆消，

矜躁俱平。但归根结底，他还是在取法《龙

门二十品》的基础之上并将《龙门二十品》

中那正大刚强的气韵化于书内，形成了晚年

人书俱老的“弘一体”，取龙门之魂最后形

成了自己的风格。

四、孙伯翔勤书龙门之态

孙 伯 翔 先 生 是 中 国 当 代 书 坛 所 公 认

的 碑 学 大 家 ， 被 当 代 书 坛 誉 为 “ 北 碑 巨

匠”。其一生对北碑地追摹，得力于其恩

师王学仲先生之教导：“你要把北碑写成

钢打的、铁铸的。”孙先生自己也曾过说

这句话影响其一生。

孙先生在将近四十岁时，喜欢粗犷方

雄浑穆一路的书风，于是从先前学习唐楷之

路转向学习北碑。他在2013年记者专访中

谈道：“北碑的跳板是《张猛龙》，《张猛

龙》的跳板是《始平公》。当然临摹的最终

目的还是要取到它的精髓。王学仲老师语重

心长地对我说：‘你要把北碑写成钢打的、

铁铸的。’我一开始就把《始平公》写得龇

牙咧嘴，一片狰狞面目，大薄片子，拿给王

老师看，王老师就两个字：‘再写’。我光

是用在临龙门《始平公》方面的纸张，毫不

夸张地说，用军用卡车也要拉一车。”［18］

可见孙先生于北碑用功之勤。

孙伯翔先生所临《始平公造像记》，

不管结体也好，笔法也好、神韵也罢，都力

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原碑风貌。尽管是用毛

笔书写，但是原碑字中的金石味却惟妙惟

肖地表现了出来。观孙先生之书起笔处大

胆切入，收笔处果断干练，《始平公造像

记》那种刀劈斧削的气势在他笔下表现得

更加强烈，犹如中国山水画中作大斧劈皴

的手法，这种大开大合的气势真是把北碑

写成了“钢打的、铁铸的”。他曾说道：

“书法，有些人说抓形不如抓神，这个观

点我不同意。最好是要抓形，要抓得久，

抓得稳准狠。把薄变厚，把死变活，这就

是写《始平公》的秘诀。”［19］

有人曾对孙先生的字过分逼于形似，

而 提 出 有 过 于 刻 板 的 质 疑 ， 笔 者 以 为 这

是 有 待 商 榷 的 。 古 人 虽 曾 言 到 ： “ 神 彩

为上，形质次之。”［20］倡导的“神形兼

备”，然不先得其形怎能得其神，岂有看

得见的形都抓不准的情况下还能抓得住看

不见的神的道理。正是这份对形稳、准、

狠执着的追求，才为其日后“北碑巨匠”

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先生在对洛

阳 龙 门 造 像 记 为 主 的 方 笔 魏 碑 （ 特 别 是

《始平公造像记》）吃透了的基础上领会

到了其方雄的精髓，继而之后再临写《云

峰山刻石》，方雄浑穆之后所追求的便是

灵动多姿了［21］。所以说孙先生在《始平

公 造 像 记 》 处 得 其 方 雄 的 根 基 ， 在 《 云

峰山刻石》处寻其浑穆灵动的表现形式。

“先由方圆，进而方雄，由方雄再转入浑

穆。找到自我，找到前人的精髓，才能融

合它、驾驭它，才能有自我。在此之前，

千万不要见异思迁。”［22］孙先生是要告诉

学书之人要循序渐进，千万不要急躁，在

打基础的时候是最关键的，是要下死功夫

的，一卡车的临习《始平公》的废纸就是

奠定孙先生坚实基本功的基石，在此坚强

的基石上才有其日后书法创作的条件。

在孙先生2012年所书的《楷书曹操诗

观沧海四条屏》中观者可以明显地看到其晚

年的自家风貌，用笔起、收、折处得《始平

公》的方雄，整体呈雄厚之风，特别是其

中“石”“山”“以”三字字形略小，笔

画刚劲，三角形雄峻的点画与长方形稳健

的结体使得这三个字具有强烈的稳定性，

“树”“从”“草”“丰”“出”等字加入

行书的笔意，笔画瘦劲有力，特别是“出”

字用笔飞动，与其余诸字厚重的用笔形成了

强烈的视觉感受。纵观孙先生此幅作品，凡

是所书直画皆有《始平公造像记》的厚重之

感，气象上又有“万岁枯藤”般的老辣，金

石味极强，整幅作品整体古朴雄厚，具有极

强的视觉冲击力。

孙 先 生 很 强 调 传 统 文 人 的 自 然 书 写

状态，反对当下流行书风影响下的“展览

体”，倡导书法书写过程中的自然之美。在

其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无明显地矫揉造作之

感，墨色变化自然、用笔丰富灵动、结体端

庄大方，整幅作品的根基和气势建立在《始

平公造像记》的基础上，视觉的感染得力于

《云峰山刻石》的浑穆灵动之茂，将龙门书

法的姿态自然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奠定了其

当代书坛上“北碑巨匠”的地位。

五、三位书家习《龙门二十品》之要诀

综上所述，《龙门二十品》对上述三位

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都从《龙门

二十品》中找到了各自学书的途径。但是三

位书家取法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于右任得

其神，弘一法师得其魂，孙伯翔得其貌，这

是他们各自个性的追求。然取法《龙门二十

品》，或内藏，或外溢地将其中的刚强之美

表现出来，这又是他们共性的表现。

于右任先生的作品中，特别是其魏碑体

楷书作品中体现出一种“尚武”精神，其目

的是振奋民族精神。于右任身为辛亥革命的

元老，选择体势雄强，充满阳刚之气的北碑

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其目的就是要以这种

刚强的审美观来振导社会从而一扫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靡弱的风气。而方

笔为主的《龙门二十品》就是其主要取法对

象之一。于老的字纯取其内在的阳刚、壮

美、挺拔之精神，这也与其关西大汉的性格

相符，在字里行间里看到的是于老对当时中

华民族的希望与期盼，于老有诗曰：“朝临

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

湿枕。”于老之所以夜夜泪湿枕，并不是于

老对《龙门二十品》爱到泪下的程度，而是

在日日夜夜的临习过程中，想到国家与民族

的命运不禁潸然泪下，于老把书法的审美理

念与振奋民族精神结合了起来。他曾说过

“书虽小道，国魂所系。”［23］所以说于右

任取的是《龙门二十品》那阳刚、壮美、雄

浑的精神，余强名之曰龙门精神。

8.  孙伯翔，《曹操诗观沧海四条屏》，楷书书法，图片来源：刘恒：《梅花香自苦寒来——孙伯翔先生的书法》，《中国美术馆》，2013年第10

期，第73页

7. 孙伯翔，《临始平公造像记》，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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